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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与学校的发展
—泰国清莱山区华文学校的分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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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清莱山区部分华校作为样本，从华文学校所在村庄地理经济条件，华文学校建
校历史及其与国民党“孤军”领导层等本地华人自治社区权力中心的关系，华文学校校长本人的能
力、社会地位与关系网络，以及外来援助资源与学校当前硬软件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清莱山区
两种不同类型华文学校的分化作了概要性分析。研究显示，部分拥有较悠久办学历史的本地“大华文
学校”，立足于传统与现实的优势，得到较为充分的各类内外援助资源的保障，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不
断提升，发展滞后与非正规化的烙印正在逐步淡去；而部分本地“普通华文学校”，则因各类资源相
对匮乏，“空间边缘”与“制度边陲”的顽疾尚未得以解决，学校正苦陷从无到有的挣扎阶段，甚至
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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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 takesChiangRaimountainChineseschoolsasexamplestoanalyzetwodifferent
typesofoverseasChineseschool inChiangRaimountainarea.Particularly, thegeographyeconomy
conditionof thevillagesofoverseasChineseSchool, thehistoryof theoverseasChineseschoolandits
relationshipwith localKMTChinesecommunity, theability,socialstatusandrelationshipnetworkof
theoverseasChineseSchoolprincipals,theexternalassistanceresourcesfortheschool,thecurrenthard
andsoftconditions,anddevelopmentleveloftheschoolarewelladdressed.Thesefactorsdeterminethe
differentiationoftwotypesofoverseasChineseschoolinChiangRaimountainarea.SomeChineseschools
havelonghistory,andtheyrelyontheadvantagesoftraditionandrealitytoreceiveadequateandvarious
ofinternalandexternalresources.Thus,theiroveralllevelofeducationhasbeencontinuouslyimproved,
andtheproblemsoflowdevelopmentandirregularityintheseschoolsareprogressed.Ontheotherhand,
forthoseschoolshavinglimitedresources,theyaremarginalizedbythespaceandinstitutions.Therefore,
theseschoolsarebackwardindevelopment,andevenindangeroffailing.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退入泰边、“借土养命”的国民党军余部携手泰国军方剿灭肃清盘踞北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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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叛乱分子。自此，滞留泰缅边境三十余年的国民党“孤军”武装，始获泰王室批准，得以归化
入籍，放马南山，在清莱山区等地落地生根，转入和平建设时期。［1］与此同时，受益于当时中国台
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东南亚华人社会发起“送炭到泰北”行动，加
强对泰北山区华人村的民事援助。长期坚持中文教育不间断的清迈、清莱山区华文学校，遂引起台
湾等地华语研究界的关注。［2］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局势日益缓和，台湾
等地研究者得以进入泰北山区华人村展开实地田野调查，并对泰北山区华教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估，
认为师资匮乏、经费短缺、硬体设施简陋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是为泰北山区华校相对落后的关键，
制约并限制着泰北山区华教事业的整体发展。［3］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泰双方经贸人员往来日繁，泰国国内掀起中文学习热潮，
亦促使大陆、台湾等地学界就泰北山区华教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尽管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仍
然难脱以整体视角对泰北山区华校进行检讨之窠臼。［4］不过，已有学者注意到华校内部形态上的差
异，并对不同类型的华校及其大相径庭之发展境遇进行了初步分析。［5］然而，由于此种分类讨论主
要以在校学生人数规模为划分依据，仅将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简单概括为不同层级的大华校（兴起华
校）与小华校（落后华校），［6］属浅尝辄止式的阐释，未能洞悉该地区大小不同类型华校分化背后更
为复杂的诱因。这为后来者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提供了可置喙的余地。本文即就此展开分析，以期
对拓展研究视野有所裨益。
一、基本概念、资料、理论与方法
诚如此前有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受囿于泰北山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7］以及 1949 年以来该
地区较为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8］自 20 世纪 50 年代发轫至今，由国民党军余部与其他云
南籍华人自发在泰北山区各地创设的华文学校，便长期独立于泰国现代行政与教育系统之外，呈现
出“各自为政”与“非正规性”等特点。［9］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正式专业教育行政机构给予强力约束、
统一规制与组织保障，在此类华文学校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不同学校的“成败兴衰”一方面受制
于学校所在村落与华人自治社区的支持力度，［10］另一方面亦同学校校长本人的个人能力、社会地位
与人际关系网络等条件密切相关。概因上述两方面要因决定了校长能够为学校引入外来硬软体援助
资源的“质”与“量”，这在地理社会环境相对封闭、落后的泰北山区，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本
身的前途与命运。［11］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其关于资本与权力关系的经典论述中曾提出，经济、文
化、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决定了一定场域内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并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际
遇和轨迹。［12］尽管目前已有学者批评了布迪厄的这一看法，以为布迪厄的此种论调，带有某种决定
论调的色彩，［13］然而，无论如何，就讨论特定场域内自发性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正规性学校等自发
教育机构）如何通过程度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攫取与竞争，最终实现层级划分与秩序
建立等问题，其理论仍具相当可取之处。［14］因此，借用布迪厄的以上分析理论，或有助于后来者深
化对泰北山区特殊时空语境下华文学校类型划分问题的理解。
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目前，泰北清迈、清莱二府山区共有云南籍华人自发创办的中文学校
91 所。［15］本文无意对上述全部学校进行分类分析，而主要选取清莱山区部分华校作为案例，展开论
述。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因泰北山区华校分布各地，彼此间路途遥远，外来研究者无法
在有限时间内进行全面调查。同时，泰北山区华校主要集中于清莱府（清莱府山区目前共有华校 67
所，占泰北山区华校总数 70% 以上），［16］不同类型华文学校样本较为丰富，笔者本人亦长期在该区
域范围内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所积累的各项资料较为齐全，有助于论述阐释的全面与深入。
此外，清莱山区为国民党军余部第五军以及坤沙（KhunSa）掸邦游击队等势力的主要活动范围，
较之第三军所在地清迈山区华教界在军长李文焕去世后群龙无首，以致各华文学校呈现出较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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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色彩不同，［17］由于清莱山区华教界在第五军军长段希文去世后，能够继续得到与台湾、泰
国、缅甸等地政商各界关系密切的雷雨田、陈茂修等老军人以及坤沙家族的庇护，［18］故比较而言，
该地区各华文学校同质化程度更高，即清莱山区华校在泰北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下具有
相对更多的“共通性”。［19］因此，通过在限制范围内进行抽样案例的整合分析与研究，或能部分取
得普遍意义的经验与认知。
根据笔者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在清莱山区华校陆续进行的数次田野调查所积累的经验与资料，A
并参考前人的相关讨论，［20］本文初步将清莱山区华文学校分为两种类型：即位于清莱山区中心村落，
交通条件相对便利，一般有较长建校历史，并取得泰国政府给予的合法注册，且办有高中阶段性华
文教育，校长多为“孤军”领导层后裔的“大华文学校”；以及所在村庄地理位置偏僻、道路交通
不便，学校办学时间较短，仅办有不健全小学、初中等阶段华文教育，校长一般为村中“能人”的
“普通华文学校”。
下文将主要选取部分笔者在田野期间走访次数相对较多、所掌握资料较为充分且主要集中分布
于美斯乐、满星叠、满堂一带的华文学校作为分析样本，B结合前述布迪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三
种“资本”论述的提示，从华文学校所在村庄地理经济条件，华文学校建校历史及其与国民党“孤
军”领导层等本地华人自治社区权力中心的关系，华文学校校长本人的能力、社会地位与关系网络，
以及外来援助资源与学校当前硬软件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清莱山区两种不同类华文学校的分
化作初步的概要性分析。
二、历史传统与现实优势：清莱山区的“大华文学校”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本文所选取的“大华文学校”之案例来看，现今泰北清莱山区的
“大华文学校”一般皆有较长时间的建校历史。除作为国民党“孤军”盟友的坤沙势力在满星叠地区
创办的大同等学校诞生于稍晚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外，［21］其他诸如建华、光复、兴华、圣心等学
校的开办时间，几乎与国民党军余部及其眷属在清莱山区之筚路蓝缕时段同步，即从 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第一次“大撤台”，国民党军余部及其眷属退入泰缅边境“避难求生”，正式建立华人难民
村始，［22］便由军队领导层中粗通文墨者陆续在各华人聚居地自发筹建成立。［23］
由于此类学校目前所在村落，多数系国民党“孤军”及其眷属转战泰北初期开拓而成，因此，
这类“孤军华人村”大部分位于泰北山区主要通道，为当日国民党军余部的重要军事据点。C在泰北
国民党军未全然协助泰军肃清剿灭盘踞本地山区叛乱分子、彻底放下武器以前，泰国军方与政府出
A 笔者自 2014 年 10 月至今，应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等 NGO 组织的邀请，
曾五次赴清莱山区对当地华文学校开展实地田野调研，陆续访问了当地三十余所华文学校，并先后拜访了皇太
后大学（MeaFahLuangUnversity）汉学院、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清莱华校教师公会、泰北文教推广中心、泰
北义民文史馆、清莱云南同乡会等华人社团与文教单位，获得了大量关于清莱地区华教历史与现状的文献资料
与口述材料。特此，对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柯保合理事长、刘忠慧女士，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王文秘书长、
徐铭晗小姐、季素琳小姐，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王伟民助理教授、郭建老师、李学仙老师，以及复旦大学徐迟博
士、荷兰莱顿大学肖博宇小姐和朋友曹小强先生等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提供的便利与帮助表示感谢。
B 其中主要选取并集中调查分析的“大华文学校”，包括满堂村建华高级中学（建华）、美斯乐兴华中学
（兴华）、茶房村光复高级中学（光复）、满星叠大同中学（大同）、孟安村圣心中学（圣心）等。主要选取调查
分析的“普通华文学校”，则包括温港村育才学校（育才）、莱掌村象苗小学（象苗）、回马村恩泉小学校（恩
泉）、满星叠回心村复兴小学（复兴）、帮马汉村汉光小学（汉光）等。当然，由于清莱山区华校内部形态多歧
复杂，本文所作的初步划分与所选取的学校案例，可能难以涵括本地华校分化中的全部问题，内中不免有挂万
漏一与相对特殊的情况。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限定范围内，此种整体意义上的讨论，却不失为获取普遍经
验的一种重要途径。
C 将泰北山区华人难民村大体分为“孤军华人村”（“自卫村”）与“其他难民村”的说法，首见于台湾学
者汪咏黛与柏杨等人的论述。参见汪咏黛：《重返异域》，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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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备的考虑，投资修建了通往山下平原地带清莱府城区、美塞县城等地的水泥国道，将其与外部
世界联系起来。［24］
进入和平时期后，受益于这类战备公路带来的与外界交通之便利，加之“孤军华人村”居民多
数已取得泰国本地合法身份，A且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故其一般以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对外经商
贸易以及赴台湾、泰南等地工作为主，［25］经济条件较好，生活相对富庶，视野较开阔，有一定社会
人脉基础。是故，学校所在华人村社区居民，多数能够以通过按时缴纳学费、捐赠校产甚至代为聘
请师资等方式，［26］从经济、文化层面，尤其从物质条件上给予学校目前发展相应的支持与帮扶，免
去学校部分后顾之忧。［27］
与此同时，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较为悠久的办学历史给予其当下发展中的另一大优势是，
由于这类华文学校草创之日，大多得到泰北国民党军最高长官段希文、李文焕以及本地其他华人武
装势力领袖坤沙等人的亲自过问与支持，［28］因此，自国民党军余部与坤沙等军阀武装“统治”泰北
时期始，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的命运便与本地华人社区权力中心紧密相连。［29］学校各项事务与
发展走势掌握并左右于实际领导本地华人社区，与台湾、泰南等外部社会关系密切，能够有效汲取
外来信息与资源，具有一定社会、文化资本的国民党军领袖及其后裔与亲信手中。［30］
获益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清莱山区的“大华文学校”无论在早期“军人自发办
学”阶段，亦或进入后“孤军”和平建设时期，不但能够获得军队武装或村自治会等本地华人社会
组织给予的经济支持、政治保障，［31］还可以通过军队武装与本地华人社区长期同台湾、泰南等地
政经各界往来互动积累下的人脉与关系，聘请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泰籍人士担任校主，B以取得泰国
政府与台湾当局给予的合法注册手续，并优先获得学校发展所亟需的各类援助资源，使学校办学进
程不致因外力干扰而遭中断。其优良的办学传统得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学校目前重要的社会文化
象征资本。C
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掌握此类“大华文学校”的“孤军”领导人及其后裔与亲信，
或本身即为熟谙教育规律且极富各界人脉关系之士，［32］或受惠于家庭耳濡目染与代际转移之益，多
有赴外留学、工作之经历，［33］不但个人能力强，在本地拥有自己的产业，［34］且社会交际网络宽广，
具备一定的学校教学与行政管理经验。［35］在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缺乏制度性专业教育行政机构予以强
制统一规束，学校“沉浮得失”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本人综合素质的特殊局面下，他们一般能够通过
个人既有的相关社会积累，为学校发展引入各类必要的硬软体外来援助以及相应的现代教育、管理
理念，积极促成学校朝着制度化与正规化方向转型。［36］
A“孤军华人村”中居民多数获得泰国政府的合法身份，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民党军余部
三、五两军在协助泰军方剿灭泰北山区叛乱分子、恢复清莱等地治安作战中立有功勋，泰国政府特别批准国民
党“孤军”官兵及其眷属归化入籍有关。
B《光复高级中学简史》，《光复高中创校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泰北光复高级中学，2011 年，第 9 页。根
据泰国政府相关法令规定，泰国境内所有合法注册的学校都必须由泰国本地出生，且拥有泰国师范大学以上学
历的人士担任校长。鉴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较为特殊的实际条件，为安抚国民党“孤军”及其后裔，加强在泰
北华人社区中的实际影响力，泰国政府一般默许部分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本地“大华文学校”以聘请具备相关资
历的泰裔人士担任名义校长的形式（泰裔校长一般仅在学校挂名，以备泰方检查，基本不参与学校的管理与运
作，学校实际运作权力掌握在华裔校长手中），完成学校的合法注册，并给予其少量的经费补助。泰北山区华教
界一般将此种制度称之为“校主制”。
C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际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泰国政府加紧了对泰北山区华文
学校的控制，清莱等地各类华文学校一度被迫全部“关门停业”，此类有历史传统的“大华文学校”也不得不终
止办学。不过，到 90 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终结，形势的好转，此类学校又在本地华社领导层的支持与外来援
助的帮扶下，得以重整旗鼓，率先恢复办学，并继续保持其在泰北乃至全泰华教界的影响力。这也显示了此类
华文学校较强的韧性及其在清莱山区华人社区、华教界中令人瞩目的地位。关于此段历史，参见石炳铭：《异域
行，泰北情—救总在泰北工作实录》，“中华救助总会”，2008 年，第 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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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能够从学校所在村庄、掌握本地华社自治权力的领袖长官以及学校管理者本身
处，获得学校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不同类型资本与援助资源的支持，目前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各
方面办学条件基本忝居泰北乃至全泰华教界前列。学校不但在硬件设施上建有充足的教学、办公、
文娱及住宿场地，［37］并正致力于校园整体环境的改善，［38］且在学校运营管理上，依靠学生缴纳学费
与外来援助经费的投入，基本实现了经费收支的平衡，［39］并设有校董事会与相应的人事、财务、教
务以及总务等现代教育管理制度。［40］同时，在软件方面，学校更通过积极改善教师薪资福利等措
施，争取各类优秀外来与本地教师的加盟，减少师资流动率，努力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与水
平。［41］而这一切，又成为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立足本地华人社会与本地华教界，区别于本地
“普通华文学校”的重要社会文化象征资本。
当然，在受益于各种外来援助资源输入，促成学校自身有较好发展趋势的同时，清莱山区各
“大华文学校”并未独享其成。为推动本地华文学校“全面平衡发展”，［42］部分清莱山区各“大华文
学校”还主动接手少数地理位置偏远、资源有限、无法维持的“普通华文学校”之运营管理，以庚
续当地华教文脉不中断。［43］与此同时，各“大华文学校”还在本地华社组织清莱云南同乡会与外
来援助势力台湾“侨委会”等单位的支持下，联络本地华文学校，发起成立泰北清莱华校教师公会
（以下简称“教师公会”）等社团组织。［44］通过同台湾、香港等地慈善团体、文教机构的接洽与合
作，教师公会积极引入外界经费、师资等，展开对本地华文教师的培训，并举办中文教师认证考试、
学生艺文比赛等公共教育服务活动，以提升泰北山区“华语文教学”的“整体品质”。［45］
无疑，以上引领全局行动的实施，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已然优渥于本
地“普通华文学校”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华文学校”通过主动接
手少数“普通华文学校”的经办，发起成立教师公会并垄断公会正副会长单位等方式，实际也部分
掌握了分配本地教育资源的权力，进而维护了自身在本地华教界的既得利益。而这一切，又促成了
各“大华文学校”本身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演进，并进一步强化了其执牛耳于泰北华教界、有别于
本地其他“普通华文学校”的地位。A
三、在边缘与匮乏中挣扎：清莱山区的“普通华文学校”
如前所述，相对于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能够从学校所在村落、本地华人自治社区权力领袖
以及学校管理者等个人或组织处，获得学校发展所需的各类较为充足的资本及援助支持，以使学校
整体办学水平较高，并在制度化与正规化的良性道路上阔步前进不同，受囿于学校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类资本获取的限制，清莱山区为数众多“普通华文学校”则没有那么幸运。其处境与发展水
平同“大华文学校”相比，可谓判若鸿沟，不能同日而语。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来看，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所在村落，建村
时间普遍较晚，其居民除极少数为早期散落来此垦荒的国民党“孤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外，［46］村中
人口基本以因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与生计关系，被迫由中国大陆、缅甸、老挝等地逃难而来的云南籍
华人与阿卡、拉祜、傈僳等山地少数族裔混居构成。［47］由于目前这类普通难民村中的多数居民未能
取得泰国当地的合法身份，外出活动限制较多，［48］加之村庄所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对外交通较为
不便，故其多数以从事种植水稻等基础粮食作物为生，［49］收入有限，社会文化资本相对缺乏，非但
A当然，进入后“孤军”时代，由于华文教育已然成为泰北山区华人社区中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华
文学校也替代军队，成为本地华人社会的“组织中心”。因此，随着“大华文学校”在本地华教界地位的显著提
升，也无疑进一步强化了长期支持其发展的本地华社领袖在本地华人自治社区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华文学
校”地位的提升，从另一方面也成为校长本人跻身本地华教界乃至华人社区精英地位的重要社会文化象征“资
本”。囿于论题所限，此处不再赘述。相关讨论可参见邓国雄：《从战乱到安定—看“异域孤军”的浴血战史》，
无出版日期，未刊打印稿，泰国清莱府孟安村圣心中学图书馆藏，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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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为村内华文学校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支持，反因家庭经济来源的不稳定，时常拖欠正在学
校就读子女应缴纳的学杂费用，给学校日常运营造成负担。［50］
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各“大华文学校”的另一大重要不利条件是，由
于此类学校一般由“普通难民村”中“能人”与居民自发筹办，［51］在学校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虽亦
得到了掌握本地华社自治权力的国民党“孤军”领导层的首肯，但由于其并非孤军“嫡出”的身份，
因此在清莱山区华人社区各项资源条件总体有限的情况下，学校能够从本地华社自治领袖处获取的
各种支持，较之山区各“大华文学校”而言相当有限。［52］
即便是在各“大华文学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着手成立了清莱华校教师公会这类为更好整
合本地华教界内外资源、协调各学校间全面平衡发展的侨团组织之后，由于资源的最终分配大权仍
然掌握在本地华社自治领袖与其影响下的嫡系“大华文学校”手中，是故“普通华文学校”亦难从
中得到太多的相应倾斜。［53］这也造成目前清莱山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华文学校”办学进程始终时断
时续，缺乏足够的组织与制度性质的保障与支持。［54］
除此以外，相较于本地“大华文学校”而言，影响并致使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目前发展
全面滞后于各“大华文学校”更为关键的要因是，由于无法充分从本地社区获得学校发展所需的各
项资源，泰北山区华教界又普遍缺乏有组织、制度性的行政资源保障、监督与外来援助的大背景下，
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仅能操之于学校管理者校长个人之手。［55］
而从现有可知的情况来看，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校长一般多由在本地华人村落中拥有一
定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能人”担任。他们或坐拥自己的产业，与外部世界有一定的联系，眼
界较为开阔；［56］或曾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初通教学与管理之道，与主导本地华教界大权的国民
党军“孤军”长官及其领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57］出任在“普通难民村”颇具影响力的华文学校校
长一职，一方面固然是这类村中“能人”能力、威信、社交网络等各种资本积累的反映。他们中的
少数确也有把学校教育视作志业，通过对自身上述资本的运用，为学校发展谋得了亟需的各类资源
与援助，以利学校整体办学条件的改善。［58］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更多的“普通华文学校”校长缺
乏起码的教育与行政管理理念，［59］在泰北山区资源整体匮乏的大局面下，他们将学校看作其个人私
产的一部分，学校沦为其沽名钓誉、博取外界同情甚至扩张自身产业的工具。［60］这也极大地制约并
阻碍了清莱山区此类“普通华文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相较于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而言，由于多数本地“普通华文学校”无论从学
校所在村落、本地华人社区领袖，亦或是学校校长个人本身处都难以获得足够充分的各类资本与援
助支持，以利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总体而言，目前清莱山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华文学
校”，不但校舍、课桌椅等基本办学硬件设施缺乏，不同年级学生不得不共用同一教室上课的情况时
常发生，条件亟待改善。［61］且学校管理亦较混乱，特别由于董事、财务等制度的不健全，学校经营
大权完全由校长一人乾纲独断，故而学校经费支出等账目混乱，赤字现象常有出现，［62］所获有限外
来援助资源亦未能全部用于教学行政等项目。［63］同时，在师资与教学等软体环境方面，学校更因受
各方面条件限制，非但无法吸引并留住足够的师资，［64］且多数在职教师兼有其他职业，学历低下，
教学经验缺乏，其中甚至不乏滥竽充数者，［65］整体教学水平可谓乏善足陈。
当然，上述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存在的众多乱象与弊端，目前已引起外来援助机构以及
本地华教界中有识之士的注意，并试图着手于问题的解决与改进。［66］然而，因兹事体大，相关变革
不但涉及到本地华社与华教界权力、资本的重新分配，各华文学校既有资源与利益结构的再调整，
同时更关涉到外来不同援助势力在本地格局的推倒重来与重新洗牌等问题。［67］故其实施与推进受到
颇多掣制与阻碍，效果不甚明显。
因而，总体而言，清莱山区多数“普通华文学校”目前各方面情况全方位落后于本地“大华文
学校”，且双方间的差距日益明显。同时，清莱山区为数众多“普通华文学校”如何在当下资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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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处境相对边缘的整体环境下，继续求得生存空间与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考验着实际掌
握着本地华社与华教界权力的教育精英与学校管理者们。
四、结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染浸于金三角异域的悲情叙事与想像，［68］无论台湾
研究者亦或泰北本地华教界精英，在其关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论著中一般认为，本地华文学校不但
地理位置边缘，多处于泰国北部的山林或贫瘠的边区，且机构制度上亦呈现出极强的边陲色彩，学校
多为本地华人自发创设而成，主要依靠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管道维持存续。因此，在以上两种“空间边
缘”与“制度边陲”的双重作用下，泰北山区华文学校总体上深烙发展滞后与非正规化的特性。［69］
然而，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在泰北山区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清莱地区华文学校内部，随着时
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变化，由于不同学校能够从所在村庄、本地华社领袖与学校管理者等处获取的经
济、文化、社会资本众寡悬殊，故而学校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部分拥有较悠久办学历
史的本地“大华文学校”，立足于传统与现实的优势，得到较为充分的各类内外援助资源的保障，学
校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发展滞后与非正规化的烙印正在逐步淡去。与此同时，部分本地“普通
华文学校”，则因各类资源相对匮乏，“空间边缘”与“制度边陲”的顽疾尚未得以解决，学校正苦陷
从无到有的挣扎阶段，甚至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因此，未来研究者如若希望对当下清莱地区乃
至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处境与现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则不能不超越既有研究整体且过简单的视野
桎梏，而注意到其内部已然出现的类型分化问题。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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